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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導演對文字很抗拒，但彭浩翔顯
然不是。所有劇本都是自己寫的，且樂
在其中。寫作那種可以百分之百掌控的
感覺令他 迷，而電影始終牽涉太多不
同的部門，受太多因素影響，譬如演員
表演、團隊合作，甚至是天氣。他笑
道：「忽然間下雨，拍攝進度都要改
嘛。」但寫作相對受外界因素的影響
小，純粹是個人與文字間的一場磨合。
大多數將興趣變為職業的人都面臨時

間的考驗——厭倦，比任何情緒都更有殺
傷力。但橫跨多個創作媒介的彭浩翔，
恰恰不太有這方面的困擾。當對其中某
一種創作厭倦時，他就轉去做別的。寫
劇本遇到瓶頸，就寫小說，小說寫得無
聊，就在情感專欄裡回答一下讀者那些
稀奇古怪的問題。轉一個圈再回去寫劇
本，瓶頸已不存在。
不可否認的是，彭浩翔在業界是幸運

的。從2001年在香港電影低潮期入行做導
演，這十年來基本上每年都有新片拍。
這兩年更因《志明與春嬌》系列同時征
服了香港和內地兩地觀眾。他說：「我
不否定自己的努力，但我承認自己是個
幸運的人，因為我見過比我更努力更有
才華更聰明的人，最後並沒成功。」
努力不一定成功，但從來沒有一個成

功的人是不努力的，機會不是整日降
臨，但降到頭上時，彭浩翔見過太多人
因沒準備好自己而白白浪費了機會。所
以在一開始完全沒機會時，紮實積累是
迎接幸運的前提。
彭浩翔是編劇出身，早年剛出道時習

慣很用力地在對白中交代很多東西，是
典型的編劇式導演。但十年過去，他認
為自己已被磨礪得更成熟，當然，有人
認為是他的劇本變了。仁者見仁，但他
個人就認為是一種昇華。
「我開始能很放鬆地去講一個故事，

而不是很用力。就等於一開始學樂器，
要一下一下去按，按得很準，但是當你
覺得這個動作已變成你生活的一部分
時，就可以順手按下去。」他以前討厭
別人不用劇本拍戲，但拍最新的那部

《低俗喜劇》時，劇本就是自己邊拍邊寫
邊完成的。許多規矩的存在，便是為了
被人打破，「當然前提是你很熟悉那些
規矩。」

愛，就當面講出來
「感情」在彭浩翔電影中的呈現方式

是明刀明槍、毫不遮掩、坦誠相見的。
正是這種拒絕矯揉造作的風格，讓許多
觀眾感同身受。而彭浩翔個人認為，或
許這個時代中的人們，不太願意當面示
愛。
「因為科技太發達，現在講一句我喜

歡你，大家都習慣用短訊，但以前沒有
短訊時，怎麼都要打個電話過去聽到對
方的聲音再說出口。」追求很多時候已
變成用手機發一個表情或一些文字，彭
浩翔認為，大家其實某程度上都害怕失
敗。
他說：「我自己不喜歡這樣，我覺得

如果喜歡一個人，應該當面講出來，我
討厭分手或者示愛都通過電話和短訊的
方式。」
之前寫戀愛專欄為各種讀者答疑解惑

時，他發現很多年輕人不能接受戀人和
自己的想法不一樣。「他們無法承受被
人拒絕。可我從小到大被拒絕慣了，拒
絕本身不是甚麼大的打擊。」如今，太
多獨生子女不習慣這個世界不跟 他們
轉，又從小到大沒有和兄弟姊妹爭執吵
架的經歷，所以面對打擊的能力太弱。
《志明與春嬌》是彭浩翔將香港味道

與港式愛情完美結合的里程碑作品，很
多人都知道故事的原型就是他和他的太
太。彭浩翔對此並不否認：「一定程度
上是的。其實我是那種很怕承諾、很怕
別人改變我的人，我很怕別人給我壓
力，兩個人相處最好就是我不會嘗試改
變你任何事，但你也不要嘗試改變我任
何事。」
千萬不可以只喜歡對方的一部分不喜

歡另一部分，又嘗試在相處之後去改變
那一部分，彭浩翔說，那太不實在。
「就算我勉強改變，也只不過是遷就你，

遷就到某個程度我就會打回原型。」
這樣懼怕壓力，為何會選擇婚姻？
「可能人到了某個階段就想結婚吧。

每個人在不同階段，就會有不同的想
法。」就像他拍愛情片，並未刻意去想
如何突破，只是順應自己每個階段的不
同想法去拍。「我不會去想怎麼突破上
一部戲，每一次都是個新的嘗試。有的
人會將你的新嘗試稱為你變了，你沒以
前那麼尖銳了，但其實沒有進和退，只
不過是不同方向的探索。」
人生這麼短暫，一個人一輩子都拍不

了一百部電影，既然每部電影從籌備到
完成都要花上一年之久，彭浩翔便想，
那何必要重複自己？「我不需要製作一
部完全一樣的戲。」所以《志明與春嬌》
和《春嬌與志明》的故事風格、情感線
索，甚至是放映市場都截然不同。
「如果我重複自己，一樣有人會不滿

意。」人生到頭來，就是發現無論向哪
個方向走，都不能讓所有人認同，既然
如此，「自己做得開心，又能達到自己
的標準就好。」

北上，仍繼續瘋狂
其實一部好的電影，應該在每個地區

都取得成功。彭浩翔堅信，如果一部電
影一定要在某個地區才能成功，那麼先
天便有缺憾。
故而，他北上，但仍然十分「香港」。
他認為，許多時候潮流文化無論電影

還是小說都一窩蜂扎在幾種大類型中，
那幾種大類型當然確保可以賺錢，但與
此同時，反而沒人去嘗試做一些比較新
穎的東西。「其實新的嘗試不一定不賺
錢，只是大家沒了實驗精神，都希望最
好有人證實過一條路行得通之後再跟
走。」彭浩翔覺得，百花齊放反而恰恰
要做更多實驗，然後找出一些新的方
向。
「我們拍電影不該只是想 在香港還

是北京放映，最主要是思考整個華人地
區究竟需要甚麼電影。」因而他選擇留
在北京生活。「我覺得這樣可以同時平

衡到雙方面，因為香港市場和西方市場
要甚麼我很清楚，反而想和內地觀眾交
流。」
北京是有故事的城市，每天每時，太

多事情在北京發生，很多有趣的人留在
那裡，彭浩翔認為在北京可以和許多人
撞擊出火花，去進行新的嘗試。文化差
異？「一定有，不說香港和北京，南方
和北方都有，但是如果要做大中華市場
都喜愛的電影，就需要克服文化差異。」
他很成功，《春嬌與志明》成為一個兩
地觀眾都接受並喜歡的合拍片。合拍片
常會被人詬病既不討好香港觀眾又不討
好內地觀眾，但《春嬌與志明》在內地
有七千多萬票房，在香港更是下半年來
華語片票房的冠軍。
彭浩翔做出一種極好的證明——「北

上」不代表失卻香港的本土性。香港觀
眾並未因為故事背景放在內地而離棄
它，或是覺得它不好看。
作為電影這種商業行為中的創作者，

在意票房嗎？
當然。
彭浩翔說：「我覺得北上賺錢這件事

本身沒甚麼，因為每個人做創作也都是
在工作，你打份工試下不出糧給你？」
工作需要賺錢，但不只是為了賺錢。
「賺錢的同時，要交出和你收入對等的工
作成果，不能因為錢而放棄自己。」在
他眼中，一個導演的名聲比甚麼都重
要。「你當然可以用你過去的名聲騙觀
眾入場看一次票房很高但很爛的戲，你
認為沒事，但其實你在觀眾心目中已被
扣分，下一次觀眾不會再買賬。」
面對批評之音又如何自處？
彭浩翔年輕時面對批評會生氣，現在

則雲淡風輕無所謂。「我馬上四十歲
了，我過了那個在意外界聲音的階段
了，對我來講，別說批評，讚揚都不重
要，因為一個人最重要的就是做到寵辱
不驚。」
別被外在干擾了屬於自身的創作，因

為創作歸根到底還是挑戰自己，這是一
件只需要對自己負責任的事。「很多時

候我選擇不再看關於我的評論，因為我
很了解自己的劇本。」不聽，不是對自
己沒有要求，只因那要求是自己與自己
的誓約。

香港電影要夠瘋狂
彭浩翔作品中表現出的那種有趣，是

他將內心一些有趣的東西呈現在作品
中。但現實生活中，他是做事很低調的
人，不喜歡整天站在許多人面前，不喜
歡說話，平日很悶，和太太可以一整天
不講話。
他說：「我是一個怕醜也怕生的人，

看我的戲可能覺得我整天嘻嘻哈哈，一
定很喜歡玩，但其實我比較內向。」除
了工作，他不喜歡出門，盡量避免
social，很多時候在社交場合要麼是不知
道要講些甚麼，要麼就是講錯話。儘管
因為工作，在公眾場合常常需要講笑
話，但平時他對身邊親近的人卻不苟言
笑。「我很多同事因為看了我的戲和我
的書之後來工作室應徵工作，之後發
現：咦？以為老闆每天都會講很多笑
話，但怎麼都不笑的？」
《低俗喜劇》不遷就內地市場，擺明

是要做一齣瘋狂的喜劇，這或許是彭浩
翔秉持「不迎合」的那部分堅硬質地。
「不如讓它做個純港片，因為觀眾很久沒
看到一部瘋狂的戲。」
他眼中的香港電影發展前景永遠都不

會割裂本土性——「我們不能排除要成為
華語電影的一個部分，但融合不代表會
失去自己的性格。」他認為香港電影的
精神可以體現在不同的電影中，甚至包
括合拍片或西方公司投資的片子。不需
要界定「香港電影」的產地是哪裡。
「香港電影只要有香港精神在其中就可以
了。」
而對彭浩翔來講，香港電影的精神，

就是本質足夠瘋狂。

在香港呆久了，即使空間再怎麼擁擠、人口再怎
麼多、生活質素再怎麼不如人意，有一點不能否認
──這確實是一個很方便的城市。著名建築師、中
國設計大展空間設計策展人李虎很讚賞香港的空間
規劃，認為大多數建築都符合公眾需求，十分正
規。生活在其中的香港人，你發現了沒？

巨變下的設計
好的空間作品其實和藝術品一樣，每個人都有自

己的評價、喜好，依照李虎的見解，好的設計師應
該要全面地關照這個社會的需求，而不只是依照自
己的喜好、興趣去做設計。這也是他針對現在中國
內地的設計情況提出的想法。內地跟西方社會的發
展不一樣，正處於城市快速建設中，建設量很高，
需求和爆發力也很大，所以其面對的問題也不同。

「城市變化、社會轉型、社會結構及人與人的關
係都在變化，在這種巨變之下，建築不是一個簡簡
單單的小趣味，不只是追隨潮流或你讓我做甚麼就
做甚麼。」李虎由衷地希望可以找到一些人，他們
會去思考這個時代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在創造一個
空間的時候，不管空間大小，都可以和那個時代連
結。

方便實用至上
在空間設計這個區塊裡，最重要的概念不是美

學，而是實用性，用李虎的話來說──方方面面。
「人的需求要方方面面，教育的空間、吃飯的空間、
坐地鐵的空間、購物的空間、學習的空間、工作的
空間，甚至是死了以後火葬場的空間，設計師都要
全面地關照這個社會的需求。」他指出北京地鐵便

是一個失敗的例子，空
間設計得很糟糕，好的
設計師沒有參與其中。
「沒頭腦、很不方便，
換個地鐵要上上下
下。」毫不留情的批評
不是針對設計師或物件

本身，而是設計達不到最基本的要求：對人的關
心。
「做建築的本質是給人做空間，而通常設計師對

人都不夠關心，人們的方便、需求都做不好，只會
做那種奇形怪狀的東西，連最基本的東西都沒有解
決。」對於自己所處的城市，李虎難掩厭惡之情，
直言標誌性的東西太多，無論是地鐵、基建，還是
城市建築，都過於注重外表，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到

非常不方便。「香港、台灣好多了，我們的老城市
也不錯，但那些快速建設的新城市尤其嚴重。」

擺脫快速建設
這是內地很明顯的一個問題，大家只注重形式上

的東西，設計出很多沒用的物件。「在巴西、印
度，很多設計師在參與平民窟的改造，歐洲也做了
很多建築的改造。」而中國在快速建設下，很多作
品沒經過深思熟慮便蓋出來，遺留無數的問題。
有別於西方的悠久建築歷史，也與香港經歷百年

殖民統治不一樣，內地沒有所謂的建築體系、制
度，一切都從零開始，如何找到自己的特點、需求
是目前最迫切的事，而李虎這些設計策展人都希望
透過中國設計大展這個平台，改變現有的生態，找
出設計的另一種可能。

設計的影響力從哪裡來？（六）
文：伍麗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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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形式化到方方面面

彭浩翔
作家？導演？還是無厘頭的情感導師？似乎每一種身份，都是彭浩翔，卻也不盡然。

他說他不會將自己界定為作家或導演，因為他是創作人——無論透過寫散文、小說還是拍電影的形

式，甚至是去做製片人、主持人或攝影，無論在哪種媒介中創作，都是創作。彭浩翔墨鏡後真誠的眼

睛會認真地望 你，說：「出書時被別人認為這個導演因為覺得自己紅，所以要出本書。」

「我是真心地去做每一個媒介。」

或許因為興趣和才華都涉獵廣泛，才有這樣多的創作面貌。對於彭浩翔來說，電影是不必妥協的，

文字是不受限制的，而情感則是足夠含蓄的。在他大膽的拍攝風格之外，他怕醜、怕生，卻永不畏懼

香港電影失去本土性。

因為香港還有像他這樣勇敢的人，敢愛敢瘋狂，更敢承載觀眾的愛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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